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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的复旦叙事
《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 读后

章洁思

逐字逐句读完了 《相辉》， 心里满

满的。 满满的人、 事， 充塞心头： 过去

和现在 ， 见过和未见过 ， 熟悉和不熟

悉， 听说和未听说过……还有那些复旦

的建筑， 三村四庄、 南轩、 奕住堂、 登

辉堂， 燕园的小桥流水， 空中回响着大

声读外语的声音 ， 周边那条窄窄的小

河， 河边在煤屑地跳跃奔跑的孩子们，

这其中就有我……唉， 无穷尽的回忆，

在眼前穿梭。

在复旦， 我， 除去生命最初两年在

重庆北碚时没有记忆的年月， 在上海也

有三段岁月。 第一段， 是五六岁时在国

权路小学读书， 那时住在庐山村。 我们

住十号 ， 开门就是一座防空洞的小山

包。 这座小山包是我童年快乐的陪伴。

拉着两边的草 ， 三步两步就爬上了山

顶， 坐在蒲公英和不知名的野花中间，

手里捧着一袋刚刚爆好的爆米花。 从山

顶望下去， 还有来来往往的邻居， 只要

看见父亲的身影， 我一定以最快的速度

蹿下山去。

这个防空洞父亲带我躲过几次轰

炸。 那时虽然已经解放， 但时而还是有

警报拉响。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 1950 年

杨树浦发电厂被炸， 因为离得近， 轰炸

声很大。 当时， 我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

我挨着父亲， 第二天才知我同桌的爸爸

被炸死了。 那次印象很深， 因为当时，

我实在不能想象没有父亲的家会怎样。

那时， 我们的班主任是杨老师， 她

带着女儿住在校内， 她的女儿与我们年

龄相仿， 我曾跟着同学到她校内的宿舍

玩过。 她很慈祥， 脸部皮肤上的汗毛很

密。 她经常给我们讲故事， 比如格林童

话， 还有许多民间传说， 几乎每堂课后

都讲， 许多故事从她的口里流到我们心

里， 构成美妙的联想。 因为这些故事，

也因为她的和蔼， 我们都特别喜欢她。

庐山村的后面是复旦农场， 一天，

小伙伴告知， 农场要求大家去掰茭白。

她约我同去。 我从未去过农场， 也不知

茭白怎么掰， 晚上， 就跟着去了。 一到

那里， 只见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许多

人赤脚下到水里， 他们手中拿着掰下的

茭白， 兴高采烈。 我犹豫了半天， 还是

不敢赤脚下水 ， 就蹲在一边看 。 回来

时， 同去的伙伴送我两支茭白， 总算没

有空手而归。

不久， 便是抗美援朝战争。 大学校

园一股争先恐后的火热的气氛， 扩音喇

叭从早到晚播送着 “再见吧妈妈” 的苏

联歌曲， 这首歌伴着我一路上下学。 一

天， 我戴着学校奖励我的大红花回家，

在国权路上遇到常来家里玩的父亲的学

生， 她们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父亲正在

登辉堂 （现在叫相辉堂） 前的草坪上和

学生一起照相呢。 后来在父亲相册中见

到这张照片， 父亲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多么温暖的笑容。

第二段岁月， 随着父亲在沪江大学

的工作结束， 我又回到了复旦， 又回到

杨老师的班上。

这时父亲还没来得及跟我们一起搬

家， 就已经离沪， 投身到赴朝慰问的工

作中去。 我和母亲被安排住进与庐山村

对门的徐汇村， 我们住八号， 右边倒数

第二排的第二家。 徐汇村全是平房， 布

局非常规则， 方方正正的， 我们住在大

大 （方令孺） 家的同一排， 只是中间隔

着一条宽宽的通路。

而大大此刻也不在家， 她和我父亲

一起参加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正在朝鲜。

马上就过冬天了， 妈妈很少回家， 她天

天在市内上班 ， 复旦在郊区 ， 交通不

便。 所以这段日子我跟保姆顾妈相依为

命， 我放学回家， 她都在村口等我， 远

远便看见她胖胖的身影向我招手。

那是一段十分开心的日子， 无忧无

虑， 自由自在。 天天早晨一个糍饭团充

饥， 中午是一碗蛋炒饭。 对门的同学吴

小吉每天天不亮就来叫我上学 ， 她来

时， 我总是还没起床。 我们背着书包急

急地出门， 急急地在国权路上奔跑， 踩

着冻硬的煤屑地奔跑到嘉陵村， 学校就

在村内 。 因为太早 ， 总是在外面等开

门———此刻正读到 《相辉》 182 页， 眼

前突然看见小学的校舍， 那房外一整排

长廊， 熟悉得令我心痛。

徐汇村门口第一家是幢很漂亮的大

房子。 它是一所幼儿园， 院内有许多玩

耍的设施， 我们这些大孩子趁没人时会

跨进去疯玩一场。 我尤其喜欢站在那条

长长的会前后摇动的铁座椅上， 肆意摇

动， 好像火车开动一样。 我更喜欢跳到

围墙上， 从村前跑到村后。 那时的我，

顽皮得就像野孩子一般。

之后 ， 又隔几年 ， 我回到复旦念

书。 那时， 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 我已经失去健康的双腿， 最疼我

爱我的父亲已经去到另一个世界。 我开

始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在燕园的小桥

流水边， 我天天与一位学阿拉伯语的女

孩不期而遇 。 我完全不知道她姓甚名

谁， 但我们的大声朗读交叉在一起， 她

读她的阿拉伯语， 我读我的英语。 努力

求知， 是我当时唯一的心愿。

这时， 庐山村已改名第一宿舍， 那

里， 我找到我又一个家： 全增嘏胡文淑

的家。 儿时， 全伯伯是我家的紧邻， 现

在有了胡阿姨， 后者的性格是如此大气

豪放， 令我如感受到父亲的气息。

我在他们家中， 从没有外人之感。

此后， 看到、 经历那么多的世态炎凉，

更增加我对他们的怀念。

胡阿姨带我上父亲的朋友吴剑岚教

授家去看腿。 其实经历了那么多的病的

磨难， 我早已对痊愈不抱希望， 但看胡

阿姨那么热心， 剑岚伯又热情相邀， 我

当然不能拂他们的意。 剑岚伯的家就在

庐山村对面， 我们以前住过的徐汇村，

现在改称第二宿舍。 剑岚伯独自在家，

家里简单得很， 看完腿病还要留我们吃

饭。 胡阿姨见他家方桌上只有一盘高高

堆起的菜， 立刻拉着我走， 一边说， 回

家吃饭去。 与胡阿姨家的温暖相比， 剑

岚伯的家显得清净许多。

有一回我穿着头一天洗好还未干透

的裤子去胡阿姨家， 没想到被门口伸出

的树枝钩破一个大口子 ， 害得我好狼

狈。 进到家里， 立刻脱下裤子缝补。 那

时候， 衣服上打补丁司空见惯， 我根本

没放在心上。 没想到第二天胡阿姨上学

校来找我 ， 把一包东西塞到我手中 ：

“今天上午到上海 （那时把城里都叫上

海） 去， 给你买了一块布料， 可以做两

条裤子， 你拿回去找人做一做。” 没等

我反应过来， 她说完就走了。 我愣在那

里， 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胡阿姨高高胖

胖， 却心细如发。 此刻， 她把对父亲的

情谊， 倾注在我的身上。 在他们家的一

点一滴， 那种由内心发出的关怀， 我都

幸福地聆受， 都永远记在心头。

我与复旦的感情， 当然源于我的父

亲。 在父亲靳以五十年的生命中， 有十

六年是在复旦度过的： 在复旦求学， 在

复旦任教。 就是后来调到市内工作， 遇

到休息日， 只要有空， 他也会拉着我像

回娘家一样回复旦去看望老朋友。

读 《相辉》， 有一节写到复旦的壁

报， 标题是这样的： “壁报： 曾经 ‘风

花雪月’， 更有 ‘刀光剑影’”。 这令我

想起父亲的散文 《红烛》， 此文就是先

在学生壁报 《文艺垦地 》 第一期刊载

的。 那是 1941 年 1 月， 在复旦内迁的

重庆黄桷树校区。 父亲的许多学生告诉

过我此事， 因为他们喜欢父亲的这篇小

文。 然 《红烛》 在教务办公楼墙上只贴

出一天 ， 次晨便被特务学生剪走 。 当

时， 生性豪爽、 爱打抱不平的父亲好友

马宗融教授， 为此事极为愤怒， 还去责

问学校训导处。 此文后来多次收入父亲

的散文集， 还有以 “红烛” 为标题的散

文集出版。

在父亲的相册中， 有一张相对较大

的照片， 摄于 1947 年夏天， 是父亲与

复旦缪司社成员合影， 背景的房柱上，

清晰可见 “南轩” 两字。

在 《相辉 》 一书中 ， 我见到 “南

轩” 的全貌。 原来它曾经在燕园内， 曾

被称为 “小红楼”。 可惜， 现在它已经

不复存在。 但照片定格了这段历史。

“缪司社” 是一个由地下党领导的

包括音乐、 舞蹈、 美术、 戏剧等艺术门

类的综合性的学生文艺团体。 父亲当年

被学生请作该团体的指导老师 。 2005

年， “缪司社” 的头领， 当年复旦学生

自治会的会长程极明先生， 给我寄来一

本 《缪司社友回忆录》， 信里这样写道：

“现寄上我们 1947 年级新闻系同学们的

回忆录， 我们缪司社的指导老师是靳以

先生， 所以我把此书送给你， 使你可以

了解我们这批 32 名同学的历史情况 。

估计你会感到兴趣。”

“回忆录” 中还读到许多我以往不

知的父亲的事， 比如： “新的学生自治

会成立起来以后， 党总支又相继推动组

织了教授会， 由张志让、 陈望道、 章靳

以三先生负责。” 又如： “……我当时出

头露面地工作， 晚上住在宿舍里很不安

全， 上海又没有家， 我是 ‘党团’ 的成

员， 而我们 ‘党团’ 每晚要碰头， 汇集

情况， 研究工作。 章靳以教授知道我的

难处， 就把他在庐山村的一幢两层楼的

宿舍给我用。 他也向当时他家阿姨宋妈

交代， 一切由程极明使用。 宋妈晚上住在

她丈夫的传达室里。 因此，章先生的家，就

成了我们‘党团’彻夜工作的地方。 ”

……

一张张的照片， 一篇篇的回忆， 记

录了这些学生的青春灿烂。 相辉堂前绿

草如茵， 学子如梭。 复旦的创始人马相

伯、 李登辉若在天有灵， 当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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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不下十几次搬家， 从故

乡小镇搬到县城 ， 又从县城搬到省

城 ， 在武汉三镇辗转租房 ， 搬去搬

来， 但我的书柜里没有失散的书就是

我 40 多年前在家乡公社的供销社购

买的鲁迅的书， 也有在县城和沙市等

新华书店买的。 这套鲁迅的文集是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一直出到打倒 “四人帮” 的 80

年代初。 这套书最便宜的是 《野草》，

两角 ， 最贵的是 《中国小说史略 》 ，

0.64 元， 每一本都有我购买时的签名

和落款时间 。 有的书如 《热风 》， 我

竟然在每篇的后面写了一段几百字的

读后小感 ， 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 ，

但在那个年月思考的问题却是高大上

的， 是与 “文革” 时的流行语言和思

维方式完全不同的。 这也证明， 我比

同龄人早熟， 有鲁迅先生作品的指点

和加持 。 与伟大的思想者站在一起 ，

一定会有思想。

那时我非常穷， 多用了两毛钱就

得挨饿一天， 在学校住读， 一周的菜

金是一块钱。 为了买下新到的鲁迅书，

我又是捡破烂， 又是做小工。 这套书

虽经历了四十多年， 已经被我翻得面

目全非 ， 有几本还遭受了老鼠的啃

咬， 残缺不堪， 但依然是我书柜中的

最爱之一。 我特别喜欢的是 《野草》，

这书中的每一篇我都喜欢 ， 虽然短

小 ， 但耐读 ， 诗一样的片断 。 《彷

徨 》 《呐喊 》 《故事新编 》 我也喜

欢。 但我也发现， 我还喜欢的 《两地

书》 等， 当年我的同学借去就没还给

我 ， 散失了几本 。 我曾经模仿 《野

草 》， 写过许多随记 ， 这是我最初走

上写作之路时的练笔， 但也锻炼了我

的语言基本功。 《野草》 里面的短章

如 《秋夜 》 《影的告别 》 《求乞者 》

《好的故事 》 《过客 》 《死火 》 《失

掉的好地狱》 《墓碣文》 《颓败线的

颤动》 《死后》 《这样的战士》 《聪

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有的就是片断，

但意境特别， 妙不可言， 语言的组合

精粹、 凝重、 深厚、 孤绝。 鲁迅的小

说其实也是这样 ， 像 《故事新编 》

———有的篇章现在看来像是穿越小

说———中的 《补天》 《铸剑》 等， 写

悲壮的 、 末路的灵魂和英雄 。 他作

品中萦绕的英雄气质同样也是迷人

的 ， 让年轻时的我们异常向往 。 在

没有书读的年代 ， 因为意外地有鲁

迅的书可读 ， 挽救了一代人对汉语

的热爱 ， 浇灌了一代人的精神渴求 ，

也矫正了一代人精神发育的畸形 ，

同时暗暗地塑造了一代人的气质 。

这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意外的收

获， 巨大的胜利。

我曾经在访谈中说过 ， 中国作

家， 我唯一受到影响的是鲁迅， 他是

我文学的启蒙老师 ， 包括思想和语

言。 思想即在写作中往大处思考， 不

限囿于个人的悲欢离合 ， 恩恩怨怨 。

语言包括说话的姿态、 语气 、 语言组

成的方式。 在说话上模仿鲁迅的性格

和作派。 他作品中的先锋姿态特别吸

引我 ， 他表现出的孤傲 、 孤僻 、 孤

独 、 孤愤 、 孤峭 ， 特别是语言的孤

峭， 格外迷人， 许多作家在这一点上

受他的影响最大， 通过对他作品语言

的模仿， 来塑造一个自己， 让自己有

一个清晰的形象 ， 这个形象就是孤

峭。 性格的孤峭和语言的孤峭， 有着

叛逆、 不屈、 刻薄、 幽默、 自嘲甚至

恶搞的力量。 我说他的力量是正面进

击的力量， 还有一种在结束之后的反

噬的力量， 这是非常神奇， 令人难以

理解的。 我那时也看了一些三四十年

代作家的作品， 鲁迅的面目与他们完

全不同， 可说是天壤之别。 三四十年

代的作家， 小资情调严重， 许多人干

的是鸡汤写作， 鲁迅干的却是残酷写

真的活 ， 是堑壕里白刃格斗的活 。

何况鲁迅人格的真 ， 人性的真 ， 也

不是他那个时代的作家可比拟的。 他

的 “两间余一卒， 荷戟独彷徨” 的心

境， 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流露出来 ，

一个如此深刻洞悉和剖析了中国人

劣根性 、 中华民族的沉疴痼疾的伟

人 ， 在麻木时代呐喊的战士 ， 也有

这样彷徨的时刻， 我们看到他的孤独

和彷徨， 也就看到了作家内心最柔软

的一部分。 袒露内心的作家， 内心一

定强大。

乡土小说在中国白话小说的百年

传统里， 历来有牧歌和启蒙两派， 只

有鲁迅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民族启蒙者，

而且他是孤军作战。 只因他的精神体

量巨大， 以一当百， 成了乡土写作难

以逾越的高峰。 他写出的祥林嫂、 阿

Q、 ?土 、 老栓 、 豆腐西施等人物是

真正中国人的形象， 有着无边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 其他左翼作家所谓的典

型人物， 有的是假设性的人物， 有的

是因概念而生的人物， 因此没有持久

的生命力和繁殖力。

因为鲁迅小说的绝对先锋气质

（精神/思想的先锋和艺术/写作手法的

先锋 ）， 是我一开始写作就模仿的对

象， 后来我的语言风格的形成， 完全

看得到鲁迅的影子， 叛逆、 幽默、 反

讽、 孤愤、 幽暗中的挣扎和绝望里的

抗争， 这些异质的、 异类的元素， 一

直激励和控制着我的写作。 文学是应

该揪心的， 鲁迅作品中弥漫着的揪心

感， 像石头隆隆地行走在天空， 给读

者以重压， 这正是启蒙者应有的分量

和标配 。 后来我的神农架系列小说 ，

如 《马嘶岭血案》 《太平狗》 《狂犬

事件》 《一个人的遭遇》 等等， 就是

在鲁迅的深刻影响下出现的。

我们从鲁迅先生的孤军奋战中 ，

得到一个教训， 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启

蒙力量太薄弱 ， 当代虽然有韩少功 、

张承志等人的努力， 但牧歌式的写作

力量太庞大， 启蒙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是一种历史的怀想。 我们文学的思想

能力太差， 导致文学的技术性也太差，

包括干巴无趣的语言、 轻佻虚假的人

物、 圆滑世故的构思， 为了不让外界

找茬 ， 文字 （语言 ） 的逻辑性太强 ，

步步为营、 步步设防， 甚至不知道像

突兀、 断裂、 停顿、 回旋等句子的超

验妙处， 这正是我们作家精神倦怠和

投机的写照。 如果有犀利的思想， 就

一定有犀利的构思和文笔， 有犀利的

人物和语言。 反之亦然。

可惜 ， 当代文学的人物群像中 ，

很少看到鲁迅式的表达 ， 少有经典

之作 。

鲁迅的影响为什么历久弥新？ 他

的能量为什么能俘获当代的中国作家？

是因为鲁迅一直没走， 一直在陪伴着

我们， 引领着我们。 我们的精神营养

中， 离不开鲁迅， 没有他， 我们将永

远在暗夜里。

上师大六教四楼的办公室
———纪念陶本一校长

陈 晔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陶校长创

办的 《语文报》， 无数学子因之终身受

益， 其在中学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方面

的成就， 有目共睹。 陶校长也是我在上

海师范大学求学时期认识的第一位老

师———是的， 我在上师大认识的第一位

老师， 竟然是校长！

2002 年 8 月中旬 ， 是我人生中最

低谷的时期。 那年是最后一次 7 月高考

（今年因疫情高考才推迟至 7 月）， 大学

招生实行先填报志愿 ， 后进行考试 。

我那年高考总体发挥还算正常 ， 但因

为一本第一志愿是华东师大对外汉语

专业 ， 考分高得出奇 ， 又没有填服从

专业调剂， 就落入 “补填志愿” 行列。

我那年 “补填志愿 ” 中的学校均为外

地高校 ， 父母不支持我去 ， 但如果不

去填报， 我将直接落入二本的上师大。

那几天我纠结得要命， 甚至想过复读，

内心的痛苦无以言表 。 父母建议先去

上师大校园看看 ， 然后再做决定 ， 同

时还可以去附近的桂林公园和康健公

园走走， 散散心。

我是因为 “补填志愿”， 才来到上

师大， 心情可想而知。 妈妈回忆起她第

一次来上师大时的情景 ， 当时学校停

课， 高考取消， 但外公相信高考总有一

天会恢复， 就带着她逐一走访沪上的大

学， 以激发她继续学习的动力， 其中就

有上师大 。 我们在丹桂园餐厅吃了午

饭， 看到校内暑期都是施工场地， 碎石

黄沙堆得一塌糊涂， 便准备离开。 正要

走出校门时， 我突然想到， 来都来了，

为什么不去看看上师大的教室， 于是就

向路旁的一栋教学楼走去。

那栋楼就是第六教学楼， 是当时上

师大徐汇校区最新建造的一栋教学楼，

整洁干净的室内装饰， 让我为之一振。

我们先在一楼的前楼快步走了一圈， 看

到有几位学生在教室里看书， 又到六教

的后楼 ， 看到外国留学生在小教室学

习， 教师办公室则都紧闭着。 然后我们

向上走 ， 在走近四楼中间一间办公室

时， 听到有人讲话， 办公室门半开着，

一位头发略带花白、 相貌堂堂、 气度非

凡的长者， 戴着银边眼镜， 穿着整洁的

衬衫， 非常斯文地坐在沙发上， 与对面

凳子上的中年人交谈。 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 我敲了敲门。 那位长者转过头， 慈

祥地对我们说 ： “请进 ， 有什么事 ？”

我向他说明来意， 他站起来， 示意我们

进入办公室， 然后他有条不紊地讲了一

些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 “上师大的

老师教书育人认真负责， 上师大图书馆

的藏书量全上海排名第三， 上师大校园

环境很好， 是全市有名的花园学校， 在

上师大学习与在复旦交大同样能成材。”

他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 接着他又

对我说 ： “进入大学之后 ， 要更加自

立， 更多事情要独立完成， 不需要父母

老是陪着。 以后遇到什么事情还可以来

找我。” 尔后我才知道这位可亲的长者

就是陶校长， 当时已经退休了。

走出六教之后， 我们改变直接回家

的打算， 穿过桂林路， 去了学校东部。

可能是陶校长的一席话， 再加上东部校

园原本就比西部美丽， 跨过桥， 进入东

部后， 我仿佛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大

草坪 ， 小桥流水 ， 亭台楼阙 ， 林间石

凳， 应有尽有。 由于交谈时， 陶校长只

说姓陶， 并没有介绍自己， 在逛东部校

园时， 我们不断猜测他的身份。 爸爸认

为从他的谈吐气质看， 一定出过国留过

学， 从他行为举止和神态推测， 他应该

是学校领导 。 我和妈妈也是有类似感

觉， 妈妈还补充了一句： “他演大学校

长， 不用化妆。”

时间飞逝 ， 这一幕已经是十八年

前的事情了 。 现在我也成为一名大学

教师 ， 再回首当年 ， 对陶校长那短短

几句话里展现出的一位教育家的责任

心 、 使命感以及教育理念更有体会 ，

套用现在的专业术语来说 ， 就是 “全

方位育人”。

除了 2002 年进校时， 他给我很关

键的指点外， 在我人生中另外几次重要

的转折点， 他也给我非常重要的指引。

2008 年读硕士时去韩国学术交流 ， 就

是被他鼓励之后才下的决心。 在选择博

士专业时， 他帮我分析利弊， 最后建议

我报考本校历史系的博士， 还帮助我修

改简历， 很仔细地建议我把表格改为横

线 。 2012 年 ， 我博士毕业那年 ， 他已

身体不佳， 住进华东医院， 我去看望过

他， 见他精神大不如前， 已显老态， 幽

默地称自己 “糟老头”， 但他依旧十分

关心我的近况。

从本科到博士， 我在上师大读了整

整十年。 在我的印象中， 陶校长总是每

天上午 9 点左右， 穿得整整齐齐， 来到

学校， 沿着六教大楼前的木板道走进大

楼， 顺着西侧的楼梯走到四楼中间的那

间办公室； 中午在离六教最近的外宾楼

用餐； 下午 4 点左右离开。 只要他在办

公室， 都会留出一条门缝， 每次经过，

都能见到他正襟危坐 ， 看书或者写东

西。 我在上师大的十年里， 总是喜爱在

陶校长隔壁的一间教室自习， 一方面是

因为从四楼窗户向外看风景宜人， 更重

要的是有一种踏实感和奋进心， 一想到

隔壁的陶校长不顾年迈 ， 依旧学习钻

研， 一股无形的动力油然而生。 “桃李

不言， 下自成蹊”， 老师对学生的教诲，

往往身教重于言教， 只要想着他， 念着

他， 就会产生奋发向前的力量。

陶校长， 第一次遇到你时， 你对我

说 “在上师大学习同样能成材”， 我一

直牢记在心 ，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 ，

我在上师大的十年是努力奋发的十年，

没有辜负你的厚望 。 从事教学工作八

年以来 ， 我一直以你为榜样 ， 将教书

育人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 尽

己所能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 ， 没

有让你失望！

从两年前出版的纪念文集 《师长·

社长·校长———我印象中的陶本一先

生》， 我了解了更多关于陶校长的事情，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 现

在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 遇到问题

时， 再到六教四楼的那间办公室聆听教

诲， 但是， 借助你之前的亲切指教， 我

相信一定能找到我需要的答案……

《相辉 》 （读史老张著 ， 2020

年 4 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